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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毅平

选 择 与 错 过

一生之中，曾有过无数次选择。

因为有了无数次选择， 才走到了
并不怎么辉煌但也绝不算苍凉的现
在。

因此， 我有理由说， 我的选择没
错。 没能登上年轻时想象中的人生顶
峰，原因很多：一者，本事很小；二者，

起点很低；三者，不会钻营；四者，老坟
地风水一般般。

因此，我不抱怨。一生之中经历了

很多十字路口，每次选择，最终的决定
权还是在于自己嘛。

一生之中，曾有过无数次错过。

因为有无数次错过， 才有了今天
这样的境遇。暮年时分，你说：哎呀，如
果不是错过了某次升迁， 如果不是错
过了某条道路，如果不是错过了某个
恋人……我此时当是如何如何。有意
义吗？没有一丁点意义。不能设想，不
错过那次升迁， 你就一定会前程无
量、一帆风顺；不错过那条道路，你就
会看到更好更美的风景； 不错过那位

恋人，你就会有比现在更好的家庭、子
女；不错过那条路、那个机会、那位恋
人， 你就一定会有比现在更好的亲朋
好友……

无数次错过， 真的不能算错。相
反，应该感谢那些错过。那些当年的错
过，现在看来，真的很好、很美。

朋友， 让我们感谢曾经的选择和
曾经的错过吧。展开双臂，珍惜并拥抱
你现在的生活， 珍惜并拥抱你所有的
亲朋好友， 珍惜并拥抱每一个清晨与
黄昏。

表 弟

表弟是个标准的美男子，小
时候就长得漂亮可爱，穿得干干
净净，很是招人喜欢，我常带他
出去玩耍。 这次他官升七品，我
和兄弟姐妹前往祝贺。

表弟现在是红光满面，神采
奕奕。席间他又提起小时候的事
儿来：老姐呀，在那个星光灿烂
的夏夜，你非得让我们高呼“冯
主席万岁” 才肯给我们讲故事，

我们几个站在竹床上振臂高呼，

声音响彻夜空……说起小时候
的事儿我们笑得前仰后合。

都怪你们这些小鬼儿们，真
把我喊成了主席，上学当学生会
主席，工作后当工会主席、文联
主席， 这主席当得是没完没了，

这辈子就是个当主席的命啊。我
笑着说。

问起弟妹，表弟说她比以前
强多了。表弟像孔明一样志向远
大、有智慧，也像孔明一样娶了
个丑妻。弟妹叫若玉，她的长相
和玉压根就不搭边。 她五短身
材，又黑又胖，和表弟站在一起
很刺眼。

我是个缺乏想象力的人，想
象不出弟妹拥有这样的美少年
该是怎样欣喜若狂，表弟拥有丑
妻该是多么黯然神伤？我一厢情
愿地认为表弟的爱情是一个浸
润在夏季梅雨里潮湿的故事，茂
密的季节隐忍着爱情的苦涩，心
灵咫尺天涯，洞房红烛的光芒能
否穿透他不为人知的哀怨呢？

若玉虽丑， 但她是健康的。

第二年为表弟生了个女儿，女儿
长得和弟妹一模一样，表弟视若
掌上明珠，取名明珠。这家人一
美二丑，相得益彰。可在孩子五
岁那年，弟妹突患脑溢血差点送
命。表弟为她喂饭喂药、端屎端
尿，无微不至、悉心照料。经过表
弟的精心调理，弟妹身体恢复得
很快，一年后又能上班了，可留
下了后遗症，比原来更丑了……

表弟明显瘦了，表弟说他不
后悔自己的选择，对妻子他要感
恩。看到表弟光洁的眉宇间有个
浅浅的川字，我不想说话。我总
用俗人的思维对待表弟，其实表
弟本是佛心清净体，哪曾染过半
丝尘呢？

姐弟俩站在廊下听雪， 雪花
在空中随风飘舞，不由自主，落无
定处，轻轻地旋转着晶莹的梦，慢
慢地飘洒着温柔的忧伤， 那是二
十世纪末的第一场雪……

当年弟妹的父亲是县委书
记，表弟是乡镇团委书记，表弟
不仅人长得漂亮，还有非凡的工
作能力。 若玉的父亲是个倔老
头，他没有给表弟提供任何的便
利和帮助。表弟凭自己的能力先
后考上副科、正科、副处，在一个
县里任副县长、副书记，后来又
在众多的竞争对手中脱颖而出，

登上县长的宝座。

表弟不是一个庸官，他爱读
书，政策熟，理论水平高，又能干
实事，所到之处口碑极好。事业
上的辉煌呈现给人们的是他英
雄的一面， 但斗转星移沧海桑
田，寒江独钓的清孤，只有他自
己知晓。我时常心生怜悯，一次
我发去短信问道：老弟的内心曾
否感到孤独过呢？他说：有忙不
完的工作，有书，有我的若玉、明
珠，哪里还有时间孤独啊……

表弟为一个县的黎民百姓
日夜操劳， 和妻子相敬如宾，他
的笑容灿烂、坦然、真诚。可我总
隐隐感觉到他内心深处有一种
无人知晓的痛，不知为什么一想
起表弟就无法释怀。我想给他一
些安慰，可又觉得一切语言都显
得苍白和多余。

哲学家叔本华说过：幸福即
意志达到它的目标。表弟到达他
的目标了吗？ 表弟应该是幸福
的，他伸手抓住了今生，眼前纷
纷扬扬飘落的玫瑰花瓣和气冲
霄汉的雄心壮志相比又算得了
什么呢？

在 历 练 中 成 长

读研时，选择了汉语言文字学的汉代词汇，

本以为此生该坐着“冷板凳”，在“故纸堆”里“整
理国故”，大概与新闻扯不上关系。因缘际遇，不
期想自己在报社工作已经快满四年了。

天气萧肃，思绪飞扬。采访、编辑让我接
触了不同的行业，见证了一些重要活动，遇见
了一些不平凡的人，唤醒了我往昔的梦。

和高端对话
采访到全国人大代表、 三全集团董事长

陈泽民，与其说是一种巧合，不如说是一种幸
运。 今年

5

月
20

日，“中国光彩事业信阳行”活
动正式启动， 而我有幸在活动开始前一天见
到了陈泽民先生。

对于陈泽民，可谓闻名已久。可采访前，

我还是有些忐忑和紧张， 工作以来很多时候
我是搞文字编辑的， 真正参加采访的活动并
不多。在网上查了很多关于他的资料，但是依

然觉得遥远而陌生。

5

月
19

日下午， 在中乐百
花酒店， 当敲开房门， 见到和蔼朴素的陈先
生，我的不安瞬间飞灰湮灭。他如同邻家的爷
爷和我并排坐在沙发上聊天， 采访自然而然
地进行着。

我敬佩的不仅仅是他
50

岁时辞职创业，

60

多岁把企业做成行业第一，临近
70

岁却只当董
事这样的传奇人生。我惊诧于他

50

岁从郑州市
第三人民医院副院长的位置上辞职卖速冻汤
圆和饺子的初衷竟然是“为了两个儿子可以体
面结婚”，这只是一位普通的父亲的愿望。

在交谈中， 我更惊奇他如今引以为豪的
事情居然是“儿子孙子们都喜欢吃我烧的菜，

我是家中的大厨”。 他有那么多的成就和头
衔，他在意的不过是食品的安全。古人云：民
以食为天。而陈先生说：“我更倾向于‘食以民
为天’，因为好的食品价值在于，它在满足基
本营养需求下，不仅要安全而且要美味。而作
为消费者的大众才是真正的上帝， 他们决定

一个品牌的走向。”我也很以为然。他的一句
话让我印象深刻，他说：“其实，我的财富，就
是社会的财富。”

怀着激动和震撼，采访回来写了《来信阳
兴业、创业、安家———访全国人大代表、三全
集团董事长陈泽民》，

5

月
20

日见报后迅速被
人民网、新华网、大河网转载，让我明白有真
情的采访才是成功的采访。

听名记讲道
距离去郑州培训已过去快一年了， 却仿

佛就在昨天。 在为期一周的新闻从业人员资
格培训中，我领略了“名记”的风采，于我，他
们就是大海中的航灯。

刘国明就是这样的一位。 他曾是一名记
者，他的报道《郸城县医院中年医师周礼荣精
心攻克技术难关， 断指再植手术

23

例均获成
功》， 被选做河南省首届好新闻奖的首篇；他
如今是一位政府官员， 居省委宣传部网络宣
传处处长一职，被群众称作是肯接地气、能接

地气、善接地气的领导；他更是一位翻译家，

从看不懂英语到翻译
150

万字的英语巨著，一
天工作也没落下； 他也是深受网民热捧的网
络名人，脱下“官服”，穿上“马甲”，以“黄河野
人”的身份“混迹”在众网友之中，多次对热点
事件发表评论，成为“意见领袖”。

刘国明用自己的经历诠释了天道酬勤，

用自己的成功说明了贵在坚持。 他讲述刚开
始采访、投稿的经历和困惑，可是什么都不能
让他退却，一样的倔强甚至是有点迂腐，这让
我们一下子拉近了距离。我始终相信，大千世
界，冥冥之中，有些人可以穿越时空，心灵相
通。因为我知道我们都是为梦想而活的，静静
的心里， 都有一道最美的风景。 尽管世事繁
杂，心依然，梦依然。课间休息时聊天，他询问
了我的情况后，微笑说：“你不搞翻译可惜了，

你有外语基础又有古代汉语的功底， 比我的
条件好多了。”我知道，他是善良的，尽管身居
高位， 依然不吝鼓励安慰一位为梦想苦苦挣
扎的后来者。

“总有一种力量它让我们泪流满面，总有
一种力量它让我们抖擞精神， 总有一种力量
它驱使我们不断寻求‘正义、爱心、良知’。”已
经走过的岁月，常常让我在工作间隙、夜深人
静时，想起《南方周末》那年的新年致辞，想起
一个新闻工作者所应该肩负的历史使命。

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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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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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董兄的家，两眼一亮，满屋都是书，偌
大的客厅被一组沙发和各个大小书橱占去颇
多，只有房间中央还剩一点活动的余地。书房更
是挤满了书橱和书架， 书橱书架还有床头上摆
放着各类书籍， 还有相当一部分书籍上不了书
架，只能被“委屈”地捆扎起来堆放在床下和房
间的角落里。 整个房屋弥漫着淡淡的花香和浓
浓的书香，让人的心顿时静了下来，随手翻阅了
十几本夹着书签的书和不能裱糊张之素壁的书
画， 一下子让我找回了在八平方米小阁楼静心
读书的感觉，那是一种十分温馨而久违的感觉，

也让我对眼前的兄长肃然起敬。

满眼的书籍让我有了唐朝诗人“年年岁岁
一床书”的怀想，诗人当年的生活远不及今天，

但唯有这一床书是年年岁岁不能少的。“岁岁年
年一屋书” 是包括董兄在内的一些读书人生活
的真实写照。随着网络的兴起，电脑和手机成为
人们必不可少的阅读工具。 有满屋书的人越来
越少了，有书屋而经常阅读的人就更不多了。如
今能靠在床头上，躺在沙发中，看书品文，乃是
爱读书之人感觉最为惬意最为踏实的美好时
刻，让疲惫的身心得以放松，让快节奏的生活充
满乐趣和品位， 这也是常年在牌桌前酒桌中的
人无法享受到的情调和雅趣。

我也算半个“读书人”，在军校政治部宣传
处与电影广播图书为伍， 复员待分配的几个月
里，天天泡在信师图书馆里，成为“半个图书管
理员”，分配到信高，正值学校建图书馆，购书编
书上架成为我主要的工作。 学校把图书楼顶层
一个八平方米的小阁楼分配给我，除了一张床，

一个桌子和一台老式单板苹果机，剩下的全都是书了。看书的时候
床上会堆积几十本书，在外人看来，床上似乎很凌乱，但自己觉得
在床上看书很踏实很方便。夜晚躺在堆满书的小阁楼的床上，伴着
柔和的灯光，天气好时，还有月光陪伴；雨夜雪夜之时，雪花落在落
地窗上， 雨点打在头顶上的天窗板上， 那是一段柔美的读书好时
光，是一个让人陶醉的读书好境界，许多见报的文稿都诞生在小屋
里。暑假的早晨，从阁楼的天窗爬上楼顶，沐浴着阳光，大声地朗
诵，迎接崭新的一天。跟我年龄差不多大的农村班住校生常常结伴
来到我狭小的小书屋，看书、借书，话人生，谈理想，我的一些好书
常常被他们柔情地要走。扶磊，张天明、胡思刚、吴筱玉等学生毕业
时，我都送他们几本书，至今他们还记得我送给他们的图书扉页上
打印的一张纸条，上面有这样一句话：“无论你成功与否，请记住每
年
12

月
10

日下午
4

点
30

分———诺贝尔奖颁发时间”。

父亲去世后，我搬回家陪伴母亲，小阁楼暂时让两位文学青年
居住，小阁楼常常是学校熄灯最晚的房间，如今他们早已成为深圳
和信阳有名的作家。他们成家后搬离了小阁楼，我又回到了这间小
屋，直到结婚搬家。但我仍把许多旧书留在了小屋。一晃多年过去
了，只是偶尔回到小屋查点资料。如今新家的书整整齐齐摆在书柜
里，但很少去静心地阅读了，年龄大了，激情少了，上网多了，看书
少了，百度多了，原创少了，偶然从书柜拿出来的书也是为了应付
工作。购买的一些新书和装帧的书也是装点书柜所用，时常心里空
荡荡的，深感自己没有了品位，没有了书香气。

看着董兄的大书屋，回想自己的小阁楼，几多感叹几多感悟，

到了我们这种年龄，对自己来说，书中也许不再有“黄金屋”、“颜如
玉”，网络信息虽是海量，人们的阅读方式也发生了变革，网上阅读
也确能让人们相互分享对一本书的感受， 但身在书香文苑———信
高，书卷气、书香味不能没有。美文佳作写不了，感悟拙文还是要有
的。虽然一看放不下的书不多，一看就入迷的书也太少，看看就落
泪的年龄已过。但为人师者，既要适应互联网的阅读方式，探索新
媒体下的读书之道，学会选择，学会分享，又要让忙着刷微博、看微
信、聊

qq

的“低头族”抬起头来，还要让自己和自己的学生徜徉在书
海之中，感受读书的美妙，探寻书中的奥秘，汲取书中的力量，追逐
心中的梦想。书香满屋还不够，要让书香满校园，书香满信阳，书香
满中国。

百花园

03

2014

年
12

月
27

日（甲午年十一月初六） 星期六
责编：韦海俊审读：尚自力组版：邱夏
电话：

6202520

邮箱：

xyrbbhy@163.com

□

王西亮

勿 忘 走 过 的 那 条 路

前一个时期，因为组织上安排驻村，有缘
重走儿时读书求学时的乡村路。 当年铃声悠
扬、 生气蓬勃的小学校园， 如今已是断壁残
垣、杂树丛生。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四十
年前早出晚归的那条满载着童年记忆的弯弯
小路，依然默默无语地从村庄伸向远方。

徘徊在这条见证了这一方水土养育的一
方人家夏收冬藏、生生不息之变的黄土路上，

遥想远去的一切，不禁浮想联翩……

一个人从呱呱落地、咿呀学语到皓首苍
颜、老态龙钟，不知要走多少路，从爬坡过
坎、拐弯抹角的乡间小路到灯红酒绿、车水
马龙的都市长街，从昨天到今天，当我们一
路走来，是否还曾记得身后渐行渐远的那条
小路？

要说，我们的国人是最喜欢讲“报答”和
“感恩”的，“滴水之恩、涌泉相报”经常挂在很
多人的唇边， 流淌在很多人的笔下。 但实际
上，不少人却更钟情于锱铢必较、冤冤相报，

信奉“君子报仇，十年不晚”。近年来充斥于视
频上的“江湖戏”、“武打剧”可以为证，一部又
一部长得比长城还长的影视作品， 渲染的几
乎全是报仇雪恨的故事，剧中那些披蓑戴笠、

舞剑弄刀的“侠客”及隐姓埋名、女扮男装的
倩女，一生的奋斗目标就是为父为母、或为夫
为兄报仇。他们心目中，“渡尽劫波兄弟在，相
逢一笑泯恩仇”抑或以德报怨、慈航渡人只是
书人笔下的文字说教而已。生活中，多少人念
念不忘、深深铭记的，只有那来路上的风霜雨
雪，而在乘风破浪、春风得意时却淡忘了跋山
涉水时是谁留下的舟船桥梁， 饥寒交迫时是
谁送来的粥食棉衣。

记得
1992

年暮春，笔者曾陪同省教育厅

原厅长王锡璋到当时的信阳县柳林乡走访。

当年， 王锡璋作为豫西南地委学委书记，

1946

年
6

月随中原军区十三旅三十七团自宣
化店突破国民党部队包围圈， 于

6

月
29

日深
夜，从柳林、李家寨之间越过平汉线，向西北
撤离。在柳林车站西河（国共两军曾经激战
之地），面对芳草萋萋、河水脉脉的古河道，

王锡璋不禁悲从中来，泪如雨下（彼时，正值
春雨霏霏）。当时，王锡璋作为突围队伍中的
一员，从此处突围时不幸负伤，后被当地一
户农民营救，藏于家中的牛圈里，养伤半个
多月后康复归队，新中国成立后先后担任新
乡市长、市委书记、省教育厅长等职务。几十
年间，因忙于工作，一直未能再来柳林，直至
离休后，才有此番柳林重游。然而，再来时，

当年救护他的那对农民夫妇已于十几年前
先后病故，由于近

50

年没有联系，其子女也
不知如何查询。一种深深的怅然和沉重的内
疚，让他无语凝噎，泪流满面。面对老厅长几
乎不能自抑的悲痛，我们都相信他对有救命
之恩的那对农民夫妇的这种感情是发自内
心的虔诚和真切，也无不被他的情真意切所
打动。但是，我想，假如老厅长当年位高权重
时能有暇来恩人家中坐一坐，叙一叙，或者
给这家人做点力所能及哪怕是微不足道的
小事情，那么，对逝者给予些许慰藉的同时，

今天，他默立于河边久久凝望那雨雾中的村
庄的依恋目光以及他伴着雨水的泪水里，定
然就会少一些抱憾和愧疚。

往事成风， 物是人非， 唯有回忆化作泪
水，让人长久地思念。由此我又想到前些年某
报刊登的发生在江西革命老区的一个真实故
事：一位抗战时期在该地打游击的老八路，经
常住在一个“堡垒户”家中，不仅得到这家主
人生活上周到细心的关照， 而且主人几次冒

着生命危险掩护他在日伪军搜捕中脱险。但
他自革命胜利后官至正部级位置，几十年里，

重未再回当年战斗过的地方一次， 直到从部
长岗位上退下来之后， 才带着老伴千里来寻
故地。当年的老房东还在，但却没有了几十年
前那种掏心送肺、至亲至情的朴实和热忱，在
当地干部的引领和陪同下， 程序化地一问一
答中， 老房东冷不丁冒出了一句话：“是不是
又要打仗了啊？”部长夫妇听了，半晌接不上
话，那种尴尬，让人无地自容。

是的，为什么在位几十年时，没有想起来
到这里看一眼老房东呢？客观地说，也许那时
确实太忙，日理万机，分身无术，哪里还有闲
暇记起当年被敌人追得东躲西藏的困窘和落
魄？但老百姓认的理很直、也很朴素：你敬我
一尺，我敬你一丈；你敬我一丈，我把你顶头
上！ 你真心为他们打天下， 他就会真心保护
你、爱着你，甚至绝对不惜以生命为代价。你
疏远了他们、忘记了他们，他们同样也会忘记
你，把你视作路人。

当然，在共和国历史上，更多的还是昭示
了无数共产党人与百姓骨肉情深、 血浓于水
的动人故事。原国防部长张爱萍，文革中蒙冤
入狱，看护他的武警战士赵保群，悄悄照顾将
军的生活，并在关键时刻挽救了将军的生命。

后来将军平反复职， 第一件做的事情就是凭
当初对赵的口音记忆，判断赵的籍贯，然后以
此为线索，千方百计四处寻找，终于在江苏省
海安县角斜镇五坊村找到了早已转业回乡务
农的赵保群， 然后接他到北京家中， 嘘寒问
暖，赠衣送钱，以报赵保群当年的大义相助。

这种不是亲情胜似亲情的关怀， 一直延续到
张将军辞世， 演绎了共和国开国上将与普通
战士之间动人心魄的大爱故事。

发生在另一位开国将军段苏权身上不

忘旧情的故事同样感人至深。

1934

年
10

月，

年仅
18

岁就担任红二军团独立师政委的段
苏权，在四川秀山县雅江乡丰田村一次同白
军作战中脚踝被打烂，不能行走，他爬到一
个深山窝里隐蔽起来，躲过敌人搜捕。附近
山民李木富发现后，每天夜里给他送去大半
碗红薯稀饭（当时，李家老小每天有时连半
碗这样的稀饭也不能保证）， 一直坚持了

18

天。新中国成立后，段苏权多次托人苦苦寻
找李木富，迭经周折，终于在上世纪

80

年代
初找到了李家人。时任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
政委的段苏权亲自来到丰田村拜望李木富
和当地所有当年帮助过红军的村民们，并拿
出自己的工资酬谢恩人们，而且以后多次寄
钱，直到李木富去世。

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新中国成立后，毛
泽东用稿费向章士钊还债

10

年， 是对章当年
募集

2

万元钱支持革命青年赴欧求学义举的
回报

──

他没有忘记那段艰难困厄之路；周
恩来重回延安， 看到养育了中国革命和中国
共产党的延安人民依然生活贫困的情景，流
出了自责的泪水，连夜召集中央和省、地干部
开会， 研究帮助延安人民脱贫致富的具体方
案……这些事例， 既反映了开国将军和党的
领袖亲民爱民的博大情怀， 也是他们不忘来
路，铭记历史的真实写照。

是的， 无论居庙堂之高， 还是处江湖之
远，无论我们每个人这一生的路能走多高、多
远， 都应当以一种平常的感恩之心， 记住昨
天，记住一饭之恩、一瓢之情，勿忘我们最初
走过的那条乡间小路， 让善良和感恩永远根
植于我们内心深处， 而断不可像众多落马高
官公开写出的忏悔书那样， 到了锒铛入狱之
时，才一遍又一遍地声明“我是农民的儿子”！

才想起儿时走过的那条乡村小路。

锦上添花

孙祥画

□

张德源

□

冯莉

□

段黎明

信 阳 吟

王何悠悠
南湾湖

京广宁西贯四方，鸡公金刚遥相望。

群峰偎依南湾湖，鸥鹭渔舟共徜徉。

河
河两岸绿氤氲，车桥楼鸟争照影。

读书垂钓广场舞，长发垂柳伴游人。

百花园
万紫千红楼林绽，花仙春姑巧打扮。

扶老携幼餐秀色，无论黑夜和白天。

申城夜
灯火璀璨夜如昼，车来人往不尽流。

茶香幽幽心渐醉，仿佛置身在蜃楼。

鸡公山
云中翘首望三省，千百花木锦绣裙。

亭台楼榭掩翠幕，夏日清爽冬薄冰。

窗开绿叶频招手，门关难挡百鸟鸣。

流泉飞瀑激崖壁，林海风舞九天应。

难得中州休闲地，堪比蓬莱仙山境。

灵山寺
僧尼合寺成风景，习俗相沿已天成。

教化沐浴心无尘，何须清规泾渭明。

分家与否任自然，带发落发皆虔敬。

济世安邦有所为，修身养性善为根。

现 代 生 活

袁建刚
淡淡薄云淡淡天，浓浓绿茵似地摊。

火柴盒里装鸡蛋，银屏如画舞翩跹。

窗含五湖四海月，猫锁万里千古船。

键开宇宙风物在，芯藏全球纳北川。

太空尽收眼底下，地底万里也洞穿。

信息如海潮涌浪，点燃激情就烂漫。


